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箐顶环山景色幽，林阴绕藤雾岚稠。

荒阶覆草遮苔径，残庙荒碑空门守。

伐竹披荆寻古迹，倚石饮泉叹远游。

行郎欲问沧桑事，几壑溪涧任自流。

注： 箐顶位于箐坝山一侧，为古时小河人民徒步
往返南川、万盛及渝州的必经之地。

记箐顶
鹰空非舞

□ 李林芮

腊月的风，像一把钝刀，刮

得人脸生疼。灶膛里的火苗欢

快地跳跃着，映得外婆的脸庞红

扑扑的。她佝偻着背，用木棍专

注地搅动着锅里咕嘟咕嘟冒泡

的红苕麻糖，蒸汽中浮动着绵密

的甜香。

外婆今年七十五了，白发像

落雪般覆在头顶，皱纹像刀刻一

样嵌入脸庞。每年腊月，她总要

亲手熬制红苕麻糖，她说：“这是

祖上传下来的手艺，不能丢。”

麦芽是要提前生的。霜降

后，外婆把麦粒浸在木盆里，盖

上稻草帘子，日日浇水，不出三

日，嫩芽便顶着水珠钻了出来。

待麦芽长到两三寸长，她便用剪

子细细剪碎，丢进石碓窝里捣，

木杵撞击石臼的闷响在院子里

荡开，“咚——咚——”

将红苕洗净、削皮、切成块

状，满满地装入大铁锅，外婆凭经

验加水，生火煮熟。灶火渐熄，煮

熟的红苕在锅中冷却片刻。接着

将麦芽浆加入锅中，用木棍慢慢

搅动，苕块渐渐化为细腻的苕

浆。这时外婆总要念叨：“麦芽是

引子，离了它，糖水就醒不过来。”

过滤的时刻来临。滤帕与

木架就位，外婆一遍一遍沥去残

渣，黄亮的汁水顺着滤帕淌进盆

里。铁锅洗净，将滤出的浆液倒

回锅中，灶火重燃。文火舔着锅

底，外婆的木棍搅动得愈发急，

水汽裹着甜香直往人鼻子里

窜。外婆说，熬糖讲究火候，火

大了会煳，火小了不成形。她总

是守在锅边，用木棍不停地搅

动，直到糖浆变得浓稠，能够拉

起长长的丝。

小时候的我，总是耐不住性

子，等不及糖浆冷却，就偷偷用

筷子蘸一点，把糖浆一圈一圈地

缠在筷子上，像吃棒棒糖一样，

慢慢舔着吃。外婆看见了，也不

生气，只是笑眯眯地说：“好吃狗

儿，慢点吃，别烫着。”

把熬好的麻糖装进陶罐里，

封存起来可以吃到来年开春。

最后一勺糖浆入罐时，外婆的银

发沾了雾气，在灶火映照下泛着

细碎的光。我接过温热的陶罐，

指尖触到她皲裂的手掌，粗粝得

像老树皮。罐口飘出的甜香里，

忽然涌起陈年的记忆：那些在碓

窝旁捡麦芽吃的清晨，那些偷吃

麻糖被黏住牙的黄昏，那些她还

能把我举过肩头的年月，都跟着

麻糖化进了时间里。

如今，我还能吃到外婆亲手熬

制的红苕麻糖，又有了新的体悟：

人这一生，就像熬糖，要耐得住寂

寞，经得起煎熬，才能熬出香甜。

屋外的风还在刮，灶膛的火

苗暖得让人眼眶发烫。外婆守在

锅边的身影，在蒸汽里晃成一道

温柔的剪影。我忽然明白，原来

有些东西是熬不干的——就像麦

芽引着红苕化成蜜，岁月引着人

把苦楚熬成柔长的甜。从罐中拉

起的麻糖丝，终将在某个夜晚，轻

轻缠住孙女的手指，把白发人的

温度，传递给黑发人的掌心。

外婆的红苕麻糖

□ 余道勇

每日下班归家，必经一段步道台

阶，走得多了，步数也便了然于心，共计

七百九十一阶。重庆作为山城，台阶随

处可见，诸如两路口步道，如今已化作

商业街，游人如织，热闹非凡。而我常

走的这段台阶，位于南川城区通往永隆

山的途中。

夜幕降临，走出办公室时，街上已

华灯初上，万家灯火。漫步街头，路灯

洒下昏黄的光，但黄色终究是冷色调，

难以驱散寒意。本打算步行回永隆山，

但考虑到时间，我选择乘坐出租车至步

道脚下，再拾级而上，爬台阶能让我更

快暖和起来。

上车后，我用微信往出租车的二维

码上扫过去五元车费，司机手机上传来

一个声音：“微信收款五元。”五块钱是拼

车价，这是我们这儿约定俗成的规矩。

刚起步，又上来一名乘客，当他再次往微

信上扫过去五块钱时，司机手机上再次

传来“微信收款五元”的声音。我注意到

司机脸上有一丝微微的快意。

我突然领悟，这简短的提示音，于司

机而言，是每天最美妙的旋律。我笑着

问司机：“你觉得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是什

么？”司机脱口而出：“当然是微信收款五

元！”我们相视一笑。五元虽微不足道，

但一次次的“收款五元”，却足以支撑起

一个家庭的信心，给奔波的人们带来无

尽的温暖。

下车后，我独自踏上永隆山步道，缓

缓拾级而上，不久，汗水便浸湿了衣衫。

站在台阶上回望，城中街道纵横，沉浸在

一片淡黄的祥和之中。七百多阶台阶，

足以让人身体发热。

我大概用了二十分钟时间登上了

永隆山冒米垭口“一棵树”观景平台。

一棵树观景台，是永隆山生态公园的一

处休闲场所，虽然不大，但比城里海拔

上升了一百多米，夏天从城区上来乘凉

的人络绎不绝。冒米垭，是古时南川城

通往重庆主城的必经之路，相传垭口上

有一座庙，庙门前有一墩巨石，巨石的

缝隙里可以冒出很多大米来接济穷人，

所以叫做冒米垭。这当然是神话传说，

但却反映了古代人们对神灵的一种祈

求和幻想。冒米是不可能的，但庙倒是

有一座，叫西来寺，就在一棵树往下走

两三百米的地方。

七百多步台阶走上来，出了汗的我

脱了外套，觉得有点口渴。刚好看见路

边昏黄的路灯下，停着一辆小型代步车，

车前搭了一个小亭子，挺精致的。车旁

边的观景台空地上，也支起了三个简易

的亭伞，亭伞里面分别摆了一张小方桌，

旁边摆了一块小牌子，写着“热咖啡”。

一名中年女子正在车前的小亭子里面忙

碌着，但在如此寒冷的夜里，却没有一个

顾客，显得十分的冷清。

我很好奇，于是要了一杯拿铁咖

啡。牌子上写着各种咖啡的价格，我只

要了那种价格居中的，二十来块钱。我

到亭伞的小桌子边坐等，一边欣赏着南

川城里的夜色，一边歇口气等着热咖

啡。如果不是刚才爬坡身体发热，坐在

这里还真会感到寒气袭人。

不一会儿，女子把一杯冒着热气的

拿铁咖啡端到了我的桌面上，顺便还送

给我一块小饼干，让我慢慢品尝，并告知

我这块无糖饼干是赠送的。我血糖高，

咖啡没有放糖，喝起来有点苦，但再吃一

口饼干，顿时觉得饼干很甜。

其实，我并不喜欢喝咖啡，我只是想

知道，在这么寒冷的夜里，在这个离闹市

很远的山顶平台，摆这么一个咖啡摊，有

什么价值呢？能够赚到钱么？

我友好地提出了我的疑问。女子安

静地说：“我就住在永隆山上，其实夏天

的时候我也一直在这里卖咖啡，有一些

老顾客和回头客，好的时候，每天可以卖

出去三四十杯。”

我说：“那么这么冷的天，游人少得

很，你为什么还要出来摆摊呢？”

她说：“你可能不知道，有些顾客很

喜欢在这个时候上来喝上一杯，哪怕只

有少少的几个人，我还是不能让他们失

望喽。再说，我就住在永隆山上，也不需

要多少成本呢，就算是给我的顾客一份

温暖和希望吧。”

我想，越是寒冷的时候，人们越是需

要信心和希望，这是人们生活和前进的

动力之源。

作家雪莱说过：“冬天到了，春天还

会远吗？”寒风中，我们寻找那一缕阳光，

不是我们害怕寒冷，而是我们喜欢那一

丝温暖；冰天雪地里，不是我们惊艳那一

片童话世界，而是我们更喜欢那一份洁

白和宁静。从出租车上飘来的那一句最

美妙的提示音，到咖啡摊的一块小饼干，

都是人们战胜寒冷、给人以前进动力的

信心和勇气。

其实春天真的不远了！

路灯下的咖啡摊

□ 宋里里

“90”后的童年，是藏在岁月褶皱

里的陈酿，经年之后，越品越有滋味。

时光悠悠流转，那些曾经鲜活的片段，

如今成了记忆深处最珍贵的宝藏，稍

一触碰，便泛起无尽温馨与欢畅。

还记得1999年的夏天，校门口的

小卖部永远飘着辣条的辛香。我攥

着皱巴巴的五毛钱，看玻璃柜里猫耳

朵的红色包装袋在阳光下泛着亮光，

旁边是包装上印着小浣熊的干脆

面。老板娘总戴着蓝袖套，指甲缝里

嵌着零钱的铜锈，她掀开玻璃盖时，

薄荷糖的清凉混着痱子粉的甜腻扑

面而来。

那时的书包侧袋永远装着大大

卷泡泡糖，粉色的糖纸折成小船，在

课桌的“三八线”上乘风破浪。课间

操时，我们用娃哈哈AD钙奶碰杯，吸

管戳破锡纸的“啵”声此起彼伏。藏

在课桌里的星球杯，每次都要翻来覆

去找好久的小勺才能吃到。最奢侈

的是五毛钱一支的火炬冰淇淋，巧克

力脆皮在舌尖融化时，仿佛含住了整

个夏天的太阳。还有无花果、大白兔

奶糖、跳跳糖……这些零食，不仅满

足了我们的口腹之欲，更承载着我们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放学后的电视机是魔法盒子。

五点半准时响起《四驱兄弟》的主题

曲，我们举着自制的四驱车模型在地

板上狂奔，直到妈妈的嗓门劈头盖脸

的吼过来。《哆啦A梦》用装满幻想的

四次元口袋、戴上就能飞的竹蜻蜓、

藏在抽屉里的时光机，守护着我们心

中那个“相信奇迹的孩子”。周末的

《西游记》重播是全民盛宴，当孙悟空

翻筋斗云时，巷子里的晾衣竿都成了

金箍棒。“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都

一样……”当《家有儿女》那熟悉的片

头曲响起，剧里负责搞笑的刘星，打

掩护的夏雪，总是背锅的夏雨，让我

们感受着不一样的家庭温馨。最难

忘的是《数码宝贝》，多少人曾幻想过

自己也是被选召的孩子之一。

游戏机厅是藏在音像店后的神

秘洞穴。投币时硬币碰撞的清脆声

响，像开启异世界的钥匙。魂斗罗、

超级玛丽、冒险岛……这些游戏名

字，光是念出来，就能让人热血沸

腾。几个小伙伴围在一台小电视前，

手里紧握着游戏手柄，为了显示自己

的操作实力，能争论得面红耳赤；为

了闯过一道难关，能反复尝试。游戏

中的角色，成了我们的伙伴，与他们

并肩作战，仿佛自己也成了拯救世界

的英雄。

过年时的餐桌是记忆的琥珀。

铝制饭盒里的炸酥肉总是被表弟偷

吃，沙琪玛的甜腻混着瓜子花生的塑

料果盘。春晚小品的笑声穿透窗棂，

我们裹着新棉袄在院子里放烟花，烟

花棒的火星子溅在棉手套上，烫出星

星点点的小洞。零点钟声敲响时，饺

子馅里的硬币硌到牙，那声“咯”响成

了跨年夜最动听的乐章。

这些味道与光影在记忆里发酵

成琥珀色的酒。如今当我在便利店

买咖啡，看见货架上的进口零食，忽

然怀念起校门口那台生锈的冰柜，怀

念那些用玻璃弹珠换辣条的午后。

我们这代人的童年，是架在物质匮乏

与精神富足之间的钢丝——左手握

着老冰棍，右手触摸着最初的星光。

“90”后时光机

三月在枝头解开盘扣时

我们披着薄雾走向山坳

春潮正从地心涌出

漫过所有被酿造的时辰

蜜蜂在花粉的账簿里

登记着十万个春天的地址

蝴蝶在繁花的信笺上

书写着千万缕芬芳的秘语

罗裙扫过经纬褶皱

鼓点催动花瓣溯游

枝头悬着倒流的沙漏

温泉撬开岩层抽屉

蒸汽裹着私酿上升

山间淌着倒叙的梗概

我们以桃瓣为匙

解译世事轮回的密码

写下深红的回文

被露水称重的时刻

指纹浸透糖霜

山坡翻开粉红存根

在季风账簿的末页

我们学会用凋零偿还绽放

泥土却永远在赊账

桃之夭夭
王云


